朝觐——生命之旅
（1/2）：驻阿尔法及之前的准备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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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麦加朝觐是伊斯兰的五功之一，它起源于易卜拉欣圣人时代，是世界各族穆斯林一生中最向往，也最令他们激动地一项功修。
14个世纪以来，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汇聚到麦加——伊斯兰的诞生之地，来履行这项功课，来完成作为一名信仰者应尽的义务。
穆斯林的朝觐，可以追溯到易卜拉欣圣人时代。根据《古兰经》的记载，易卜拉欣和他的儿子一起修建了“克尔白”——安拉之房（中国穆斯林惯称“天房”）。克尔白是全世界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的朝向。先知易卜拉欣首创了朝觐的仪式。因此，朝觐功课无不使人们回想起易卜拉欣、他的妻子哈哲尔和儿子伊斯梅尔的感人故事。
《古兰经》有一章节名为《朝觐章》，其中，安拉命令朝觐，同时，也讲述了历代先知举行朝觐的情况，指出朝觐是一项永恒的主命：
“当时我曾为易卜拉欣指定天房的地址，我说：‘你不要以任何物配我，你应当为环行者、立正者、鞠躬者和叩头者，打扫我的房屋。你应当在众人中宣告朝觐，他们就从远道或徒步或乘着瘦驼，到你这里来。”（《古兰经》22：26-27）
到了穆圣时代，穆圣同样接到朝觐的命令。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朝觐仪式已被多神教徒的仪式所污染。因此，穆圣依据安拉的命令，恢复了古圣易卜拉欣所创立的纯洁的朝觐仪式。
穆圣亲自向信士们教授朝觐的仪式。他通过两种途径教授：亲自实践；圣门弟子们做出一些行为，他加以认可。这虽然使朝觐仪式看起来复杂了一些，但却增加了它的灵活性，更能照顾到朝觐者的切身利益。例如，朝觐中几项重要仪式的先后次序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先做某项，后做某项，这是允许的，因为穆圣都准许了这些做法。这样，朝觐的仪式就显得更加细致、完善、灵活。
到麦加朝觐，是每个身体健康、经济条件允许的男女穆斯林一生必须履行一次的义务。或者用《古兰经》的话说：
“凡能旅行到天房的，人人都有为安拉而朝觐天房的义务。”（《古兰经》3：97）
虽然儿童也可以随同他们的父母去朝觐，但朝觐不是他们的义务。
举意朝觐者，应在出发之前，忏悔罪过，改正错误，还清债务，除自己准备足够的盘费之外，还要为家人留下在他离开这段时间内足够的生活费用。朝觐期间，他应该具有良好的举止行为。
当朝觐者踏上朝觐的旅程时，就意味着他已加入有几百万人组成的朝觐队伍。现在，每年都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朝觐者，通过陆路、海路或乘坐飞机来到麦加。某种程度上说，现在人们朝觐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比过去的人少的多，现在人们能很轻松地完成自己的各项朝觐功修。
而在19世纪以前，到麦加的旅途漫漫，困难重重，朝觐的人们需要组成团队，穿越沙漠。当时主要有来自三个方向的团队：来自开罗方向的埃及团队、从巴格达出发的伊拉克团队，以及叙利亚团队（1453年之后，开始于伊斯坦布尔）。这些团队在沿途不断汇聚朝觐者，浩浩荡荡地向麦加进发。
那时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朝觐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如果朝觐团队中都是是富裕的人，他们就会备有各种生活设施和安全人员。但如果是穷人，有时会在路上断了供应，所以为了完成朝觐，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在路途中打工，挣得一点旅途必需的盘费，然后继续赶路。这样的朝觐者有时要花费近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朝觐。早期的朝觐旅途还充满风险，因为在路上不断遇到劫匪，路途很不安全。有时，朝觐者还要跋涉十分险要的地方。有时，他们还会遭遇各种灾难和疾病，很多人会死在半路上。因此，当朝觐者顺利返回故里时，人们会以盛大的仪式欢迎他们，感谢安拉使他们平安归来。
由于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吸引，许多西方人也到访了两圣地——近15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朝觐者的聚会之地。有些西方人甚至装扮成穆斯林进入两圣地。当然西方人中也不乏抱着到麦加履行义务的虔诚的皈依者。很多人被朝觐的场面所打动，记载下了他们对朝觐的印象以及其仪式，这些都深深吸引着他人。
朝觐的时间是伊历 12月8日—13日之间。朝觐的第一项仪式是受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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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白的戒衣象征着纯洁，喻示朝觐者要弃恶向善，也表示人的平凡。它还暗示；在安拉的面前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。当男女虔诚受戒时，意味着他们从此进入了纯洁的状态，不能争吵、不能犯罪、夫妻之间不能进行性生活。受戒后，朝觐者不可以刮胡须、剪指甲、或者佩戴珠宝，直到开戒后，朝觐者才可以脱下戒衣。
麦加居民朝觐时，举意受戒，穿上戒衣，就意味着开始朝觐功课了。麦加以外的朝觐者，进入了麦加前在指定的地方受戒，穿上戒衣，然后，高声念诵应召词：
“安拉啊，响应你的号召，我来了！响应你的号召，我来了！你是独一的，响应你的号召，我来了！你是可颂的、尊严的、掌控万物的！你是独一的。”
响彻云霄的应召词萦绕在麦加上空，回荡在圣地四周。
朝觐第一天，即伊历12月9日，朝觐者离开麦加，前往麦加东部的米纳。这里平时没有人居住。朝觐者到达米纳后，遵循先知的圣行，进行沉思和祈祷。
朝觐第二天，即伊历12月9日，朝觐者离开米纳，前往阿尔法平原。朝觐最重要的仪式就在此地举行。百万朝觐者汇聚在这一广场，这壮观的场面提醒人们末日的审判场就是如此。有人还会到此地的“仁慈山”凭吊古迹，在那里，穆圣发表了具有永恒价值的辞朝演说。这一演说内容丰富，广泛，涉及宗教、经济、社会和政治问题。这一天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。人们在这里祈祷、啼哭哀怜，挥洒忏悔的泪水，哀求安拉饶恕他们的过错。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，朝觐的仪式达到了高潮，人们似乎觉得伟大的安拉就在他们的眼前，离他们如此之近。
埃弗林·科波德是第一个到麦加朝觐的英国妇女。早在1934年，她描述了自己在阿尔法特的感受：
“只有大师才能描绘这一壮观的场面。在这里人们感到动人心扉的悲壮。如此众多的人汇聚在此，我只不过是其中渺小的一员，完全消失在充满信仰激情的人流中。许多人泪如雨下，还有人面向繁星闪烁的长空——见证如此宏大场面十几个世纪的长空。祈祷者闪烁着泪光的眼睛、充满着激情的表现、张开双手虔诚祈祷的神情，都深深打动了我，我觉得我以前所做的简直算不了什么。我沉浸于这一情感的大海中。我和其他的朝觐者一起，以崇高的行为完全顺从伟大安拉的宗教——伊斯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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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我站在大理石柱旁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站在一块圣洁的土地上，仿佛觉得眼前出现了1300年前、面对同样流泪哭泣的人群，穆圣发表慷慨激昂的告别演说的情景。我似乎觉得许多宣讲师在巨大的平原上，对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发表演讲。伟大朝觐的高峰就出现在这里啊！”
据传，穆圣请求安拉饶恕那些汇聚于阿尔法的朝觐者，安拉恩准了他的这一请求。因此，充满希望的朝觐者准备离开这个充满吉庆的平原时，他们犹如新生的无罪婴孩，决心要翻开自己人生新的一页。
（2/2）：易卜拉欣礼仪
伊历12月9日，日落之后，朝觐的人群开始向穆兹代泰利法进发。穆兹代泰利法位于阿尔拉法和米纳之间。到达在这里后，合并礼昏礼和宵礼。然后在此地捡拾绿豆般大小的一定数量的小石子，以备第二日射石之用。
第三天拂晓，朝觐者离开穆兹代利法，回到米纳进行射石仪式。在这里他们用头一天准备的石子来掷射靠近麦加的那根石柱（现为石墙）。这一仪式与先知易卜拉欣有关。当朝觐者向石柱投掷7颗石子时，他们就会想起撒旦（恶魔）阻碍易卜拉欣履行安拉的命令、牺牲儿子的动人历史故事。
射石象征人类对恶魔和邪恶势力的斗争，这一斗争不是一次，而是七次——数字7表示这种斗争的无限性。
射石仪式举行完备后，朝觐者要宰牲，牺牲一只羊、骆驼或牛等动物，把肉施舍给贫穷的人，也可以为自己留下一部分。
献牲仪式也与易卜拉欣圣人有关。他依据安拉的命令，准备献出自己的儿子。这个仪式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：为了主道，穆斯林愿意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。这一仪式提醒穆斯林要弘扬伊斯兰的真精神，这就是要顺从安拉的意志。这一仪式同时还提醒朝觐者，要与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分享今世的利益，显示对安拉的感谢之意。
到这时，朝觐的主要功课已经基本完成，朝觐者可以脱下戒衣，穿上平时穿的衣服。在这一天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同朝觐者一样，分享吉庆时刻。他们个人或者集体宰牲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：宰牲节。朝觐的男子可以剃头或剪发，朝觐的女子可以剪下发梢，表示小开戒（解除部分受戒状态）。这也表示谦虚敬重。到此时，除了夫妻同房在受禁之列外，其他所有禁令都解除了。
[image: http://www.islamreligion.com/articles_cn/images/Hajj_-_The_Journey_of_a_Lifetime_(part_2_of_2)_002.jpg]朝觐者还要到麦加禁寺，去完成另一项重要的仪式：“团瓦夫”，即环游天房克尔白七圈。环游天房的每一圈时，都可以念诵一些祈祷词。环游天房，意味着承认安拉的独一，意味着以安拉为核心，人类开展所有的活动。它还象征着安拉与人的和谐统一。
托马斯·阿波克罗姆比，一位皈依了伊斯兰的新穆斯林，是一名作家，还是《国家地里杂志》的摄影师。他在1970年曾到麦加朝觐，描写了朝觐者环游克尔白的情况，在他看来，环游礼显示朝觐者的团结与和谐：
“在禁寺，我们围绕克尔白行走7圈，用阿拉伯语念诵这段话：‘我们的养育主啊，我从遥远的国度来到你这里。主啊，在你的尊严的宝座下赐我一个避难之所。’我们沉浸于人流中，耳边是朝觐者此起彼伏的祈祷声。我们象和谐宇宙中运行的灿烂群星，每一个人是围绕圣殿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原子。”
在环游克尔白时，朝觐者可以亲吻或触摸黑石。这是一块鹅卵形的石头，在7世纪，被人们镶上银框。这块石头在穆斯林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。根据《圣训》的记载，这块石头是易卜拉欣和伊斯梅尔修建克尔白留下的唯一遗迹。但朝觐者亲吻石块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穆圣本人曾吻过此石。
接吻黑石不是信仰忠诚的表现，也不是一种功修，现在不是、过去也不是。因为第二任哈立法欧麦尔模仿先知穆圣的行为，吻了这块石头后留下一句千古名句：
“我知道你只是一块石头，你不能给人带来益处，也不能带来坏处。要不是我看见穆圣（愿安拉赐福于他）吻了你，我也不会吻你。”
完成“环游礼”之后，朝觐者一般在易卜拉欣立足处礼拜祈祷。立足处就是易卜拉欣圣人站着修建克尔白圣殿的地方。在此地祷告结束后，可以喝渗渗泉水。
还有一项仪式就是在“赛发”和“麦尔外”两山之间“奔走礼”。这是人们纪念哈哲尔丰功伟绩的内容之一。伊布拉欣圣人带着哈哲尔母子到了“寸草不生”的麦加，把他俩安顿于此地。
“奔走礼”纪念哈哲尔忙乱中为了儿子的生存而寻找水源的事迹。她在“赛发”和“麦尔外”两山之间来回奔跑7次寻找水源而不获，最后却在孩子的脚下发现了渗渗泉。这个泉水奇迹般地在伊斯梅尔小小脚下渗出。今天，朝觐者饮用的泉水就是这古老的泉水。
这些仪式举行完备后，朝觐者可以开戒（大开戒）。现在他们需要再次回到米纳，驻留到伊历12月的12日或13日。按照先知穆圣的遗行，朝觐者在这几日需要掷射位于米纳的三个石柱。然后与朝觐期间结识的朋友们告别。在离开麦加之前，朝觐者到克尔白进行最后一次的“环游”，然后依依不舍地告别圣地，返回故乡。
[image: http://www.islamreligion.com/articles_cn/images/Hajj_-_The_Journey_of_a_Lifetime_(part_2_of_2)_003.jpg]一般情况下，朝觐者在“正朝”之前，举行“副朝”。这也是《古兰经》的规定和先知的圣行。与正朝不同是，副朝只在麦加的禁寺举行，没有时间上的限制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履行。穿戒衣、念应召词，以及朝觐中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也是副朝的基本内容。副朝有三个仪式：环游礼、奔走礼、剃发或打短头发。朝觐者和参访者遵守这些规矩，表示对圣地的敬重。
在来麦加或者离开麦加之前，朝觐者大多也借机游访麦地那先知清真寺及圣陵。麦地那是伊斯兰的第二大圣地。穆圣安葬于此。他的陵墓十分简朴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探望圣陵与朝觐功课无关。接纳并欢迎穆圣迁居于此的这座城市，具有丰富的历史古迹，人们看到这些古迹时，会情不自禁地纪念穆圣作为先知和政治家的光辉的一生了。
数个世纪以来，备受人们尊敬的这座城市里，人们依然会感觉到穆圣的影响力。1926年，皈依伊斯兰的澳洲犹太人穆罕穆德·阿萨德，从1927年到1932年之间做了5次朝觐，他对这座城市作了这样的评价：
“即使过去了1300年的漫长历史，先知的精神犹如他活着的时候一样，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。正是因为有了先知的努力，这个曾经叫‘叶斯里布’的、政治社会四分五裂的小村庄，成了一座举世瞩目的城市。世界上还没有一座城市像这座城市一样，到如今依然受到穆斯林的热爱。它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：因为1300多年来，人们称它为‘先知之城’。1300多年以来，人们把所有的爱都汇聚于此，此地犹如一个大家庭，一个和谐的团体。”
当这些种族不同、语言各异的朝觐者回到他们的故乡时，他们也带去了对伊布拉欣、伊斯梅尔、哈哲尔和对先知穆圣的珍贵回忆。他们将会永远记住这一盛大的集会。在这个集会上，无论是穷人、富人，还是白人、黑人，也无论是年轻人，还是老年人，他们所有的人平等地汇聚在这里。
他们将怀着敬畏之心，带着纯洁之心返回故乡：他们曾驻足先知最后一次朝觐时发表演讲的阿尔法，体验接近安拉的敬畏之心；曾在阿尔法体验真诚忏悔后的纯洁心境；他们还将带去并发扬建立在伊斯兰基础上穆斯林兄弟情谊、带去关爱他人的精神，他们将成为发扬伊斯兰文化的生力军。
朝觐者带着希望，幸福地返回到故乡。他们完成了安拉规定的主命，履行了朝觐义务。但愿安拉接纳他们的朝觐，但愿他们的朝觐诚如先知所说：
“正义的朝觐，其报酬就是乐园。”（《铁密济圣训集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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